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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瑛

梨花情韵

三月，东风吹开花千树。 但我所在小区

院角的那株老梨树，却仍然不动声色地沉默

在我进进出出时的视野里。 远远望去，那些

站在高高枝头上不起眼的花蕾，毫无激情地

张望着。

这棵老梨树把我带回遥远的记忆。 小时

候，我家房前屋后有十几棵花树，这十几棵

花树中除一棵山梨树外，其它全是杏树。 每

到春暖花开的季节，一棵棵杏树上的杏花灿

然怒放，满眼便是灼灼如云的丽景。 那树树

杏花如早晨的彩霞， 似黄昏时天边的织锦，

给童年的我带来无限遐想……还记得有一

年秋天，父亲别出心裁地想到一个让山梨果

变得好吃的法子：就是摘下树上仅有的十几

个山梨子后，把它们贮藏起来，到冬天天寒

地冻时再拿出来冻几天，等山梨子冻透了再

吃。 但我没有吃出它的甜味来。 多年没有回

去了，早不知这棵山梨树还开不开花，结不

结果。 这棵山梨树，也被我渐渐遗忘。 就在今

年春天父亲辞世时， 我回去为他老人家送

终，才发现那棵山梨树早就不知去向了。 想

到这儿， 我忽然觉得父亲就像那棵山梨树，

他的一生，也是酸涩的！

有了这种情思之后，每天出门时，我都

会对小区院角的那株老梨树多留意几眼，我

渴望着自己内心生发的这种情感能够感动

它，希望某一天早晨我推开一楼单元的大门

时，看到满树的梨花盛开。 在我生活的周围，

到处是林立着的高楼，它们的坚硬与冰冷早

就让人有一种被压抑的窒息感，就连最柔软

的心灵，也变得渐渐麻木起来。 如果这时能

够看到一树梨花，欣喜之情就不言而喻了。

一天、两天、三天……我不止一次地想

象着梨花开放的情景。 每多过一天，我就会

多一丝失望，期待中的梨花仿佛在与我较劲

儿，不肯在我的期盼中绽开。 就在我已决心

不再去看、不再去想时，它却在一个阳光明

媚的早晨开放了，那一刻，我的心中产生一

阵莫名的悸动……

迎迓着我目光的，是一团一团白色的烟

云。 梨花花团锦簇地招展在枝头的阳光中，

那么鲜亮， 给人带来生命神圣的诸多梦想，

我心灵麻木的地方一刹那变得通透、玉润起

来。 原来，是我思之过切产生了时间的误差。

就在我毫无准备时，梨花却伸出白嫩的素手

与春风轻轻一握，就灿烂地站在了老梨树的

肩头。 它们没有别的花儿艳丽的色彩，却用

感恩的心回报季节一派高洁之色，这单一的

色彩其实就是生命最本真的底色。

一日，突然有种去看梨花的冲动。 不是

院边的那株，而是更多的梨树绽放花期的姿

容。 朋友曾说过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城乡接合

部，有着大片大片的梨园，据说那园子中的

梨树大约有四五十年的树龄，有的还过了百

年，已是不多见的风景了。 这个小小的愿望

在朋友亲自当向导带领下，很快就实现了。

当我毫无设防地一脚踏进梨园时，春日

的阳光正从梨树繁盛的花间漏下来，洒向我

的肩头、颈间，落在青青的草地上，偌大的园

子只有梨花盛开的声音在我心灵深处回响，

如同我生命的脉络在跳动。 温润的风轻轻擦

拭着梨花的面庞，那闪亮的花蕊充盈着时光

的脚步，宁静而又恬淡。

围着园子里的梨树转来转去时我想，梨

花那淡然的神情根本就是在漠视我手中的

相机，排斥外界的诱惑与干扰吧？ 那一刹，我

觉得梨花是很有个性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位

挚友， 她处世不惊的心态常常让我感动不

已。 许多时候，我会静静地坐下来想她说过

的一些话，思考她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虽然

我对生命的思索还很浅淡，对生命的感悟还

不透彻， 但至少我的内心已不再那样浮躁。

就像我先前写到的老梨树，它不动声色地等

待，是因为它明白只要到了花期，花儿一定

会开放的，才不在乎过路的人怎样想、怎样

看待。

卧牛湖边·葵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在凡高纪念馆，我踮

起脚尖，拔起毫发，也成不了《向日葵》。

我，唯有拜倒于《向日葵》。

哪怕血成为其中一抹油彩；

哪怕泪成为其中一颗籽粒。

我也曾感受过一次温森特·凡高的激动

与亢奋……

在扎兰屯，在卧牛湖边，向日葵，枯萎

着一头思想，站在秋里。

我也秋了，我只能是秋天的向日葵。

天，蓝得还是那么高；

云，白得还是那么远。

阳光就在头顶上，我却不敢抬起头望

一眼金黄色的阳光……

■

冯明德


